
直播间“榜一大哥”疯狂打赏竟为洗钱涉案超 5000 万元 

 

直播行业近年来迅速崛起并蓬勃发展，然而部分“别有用心”的人却对此

打起了“歪心思”。 

近期，上海市浦东新区检察院办理了全国首例利用网络直播打赏实施洗钱

犯罪系列案。日前，该院以涉嫌洗钱罪对某平台主播李某、王某、贾某、方某

4人提起公诉。 

日前，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宣判一起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案，被告人蔡某

因协助他人利用网络直播洗钱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 2000 元。 

案例 A 

借直播打赏洗钱 4 名涉案主播被公诉 

2021 年 7 月，上海浦东新区检察院金融检察部门——第七检察部正在办理

一起集资诈骗案。2018 年 1 月至 2020 年 7 月期间，犯罪嫌疑人于某（另案处

理）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先后设立 Z集团等多家关联公司，未经国家有关部门

许可，采用广告、口口相传等方式公开宣传，承诺高额年化收益，通过线下门

店向不特定公众销售融资租赁收益权拆分类理财产品，非法募集资金 12 亿余

元，未兑付本金 7 亿余元。 

在接待该案中的被害人（即投资人）时，检察官得知一个信息，大量投资

款通过直播打赏的方式流入了一个知名直播平台。通过审计资金流向，一些短

期内高频次、大金额的打赏，引起了检察官的注意。检察官锁定了包括平台头

部主播李某在内的 4名主播。 

主播借打赏提现参与洗钱 

李某和于某相识于 2018 年。当时于某以“大哥”的名义在李某的直播间里

打赏，后来加了微信，成了朋友。此后李某跟随于某出入高档饭店、出国旅

游，参加游艇会等，他甚至还在于某的 Z 集团里开过直播。与此同时，于某在

他直播间里打赏的次数越来越多，金额越来越大。同样与之交往密切的还有同

一个直播平台的主播王某、贾某、方某。在这些密切的交往中，李某等人逐渐

对于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事实心知肚明，但他们不仅置若罔闻，反而当起了

“洗白”集资诈骗犯罪所得的“掮客”。 



2018 年至 2020 年中期间，李某等 4 人通过在直播期间接受打赏的方式收

取赃款，并通过提现、转账等方式洗兑打赏资金，以此为集资诈骗犯罪嫌疑人

清洗和转移赃款。 

这样一来，集资诈骗犯罪嫌疑人在直播间里疯狂打赏，再通过主播转账、

汇款的方式“回流”到自己手中，从而“洗白”了赃款，而平台主播从中挣到

了流量和人气。 

涉案资金超过 5000 万元 

2021 年 7 月，在发现可能存在的洗钱犯罪线索后，浦东新区检察院与公安

机关、司法审计、金融监管等单位召开案情研判会，引导公安机关调查取证，

证实犯罪嫌疑人对上游犯罪的主观明知程度及双方勾兑洗钱的具体经过，全面

审查上游犯罪资金的流转情况，证实集资诈骗款通过平台主播李某等人回流集

资诈骗嫌疑人的犯罪事实，涉案资金超过 5000 万元。2022 年 1 月，浦东新区

检察院制发追诉函。2022 年 6 月，公安机关立案侦查。2023 年 6 月，该案移送

浦东新区检察院审查起诉。 

经过长达两年多的取证、固证，针对主播李某等 4人主观明知、资金客观

流向等方面终于形成了完整扎实的“证据锁链”。2023 年 12 月，浦东新区人

民检察院对 4人提起公诉。3名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其中 1人退赔全部赃

款，2人退赔绝大部分赃款。 

案例 B 

协助他人打赏洗钱，获刑两年 

日前，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宣判一起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案，被告人蔡某

因协助他人利用网络直播洗钱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 2000 元。 

法院经审理查明，2022 年 5 月，徐某（已另案处理）委托蔡某购买一新媒

体平台账号，将其电信诈骗所得人民币 1000 万元，要求蔡某通过该账号，以给

主播刷礼物再打“回流”的方式“洗白”。后因公安机关根据线索联系受诈骗

单位，及时冻结该新媒体平台账号而未得逞。 

法院审理后认为，蔡某无视国法，明知是犯罪所得还协助转移，情节严

重，其行为已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依法应予惩处。蔡某虽已着手犯



罪，但由于其意志以外的原因未得逞，属于犯罪未遂，依法可以比照既遂犯减

轻处罚，遂作出如上判决。 

一审宣判后，蔡某不服，上诉至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驳回上

诉，维持原判。 

【揭秘】 

直播打赏背后的洗钱套路 

直播打赏动不动就一掷千金，赠送虚拟跑车、嘉年华更是不在话下——在

直播间里，我们一次次见证着“榜一大哥”的风采。 

他们出手阔绰、资金雄厚，似乎有刷不完的钱。但是，千万不要被金钱蒙

蔽了双眼，要知道，一掷千金的“榜一大哥”背后没准是“洗钱团伙”在操

刀，他们借助直播平台，正在偷偷把黑钱“洗白”。 

“逻辑”：返点奖励回流更多钱款 

直播打赏洗钱背后的逻辑是什么？当前各大平台直播打赏分成普遍是“主

播+公会”与平台五五分成，即用户打赏了 100 元，主播和公会能够得到 50 元

（主播和公会协商分成）。这些大主播普遍都有自己的公会，平台可能会视情

况给予主播返点奖励，所以整个洗钱过程大主播可能能够收回 70%-80%的打赏

钱款。 

在这个机制下，集资诈骗犯罪嫌疑人可以将非法募集的资金通过网络直播

平台进行清洗和转移，只要返点给大主播，就可以避免被警方追查和冻结。而

主播则可以通过打赏提高自己的人气和曝光率，还可以获得直播平台的榜首奖

励和佣金收入。 

在上海浦东新区检察院办理的全国首例利用网络直播打赏实施洗钱犯罪系

列案中，检察官窥得直播平台上一种“打赏回流”的生态，而这种生态为洗钱

犯罪提供了温床。 

直播打赏资金“回流”是直播主播间一种默认的潜规则，主播为了留住在

直播间里花钱豪爽的大客户，或是为了获得更多打赏博取关注度，与打赏者约

定按比例返还打赏收益。对于这种“直播打赏返现是行业潜规则”的生态，平

台并无监管和限制，对高频次、高金额的异常打赏行为也没有监测预警，导致

打赏活动成为犯罪分子的洗钱通道。 



检察官还发现，涉案直播平台还开通了对公账户充值通道，导致大额公司

资金流可以成为直播打赏资金来源。同时，直播平台上还出现了一种倒卖平台

币或代充平台币的“币商”职业，由于平台对大量购币的“币商”没有审核机

制，使“币商”也成为打赏行业灰色地带的一环，用户、主播及其工作室均可

通过向“币商”直接购买数百万元平台币或打赏礼物的方式逃避监管。 

“合作”：洗钱团伙勾搭上主播 

直播打赏洗钱不法分子的共同特点，涉及三方参与： 

一是境外犯罪团伙。他们是洗钱的“源头”，即“黑钱提供方”。他们的

目的就是将不法收入“合法化”。 

二是洗钱团伙。相当于“中介机构”，他们接受境外犯罪团伙的委托，将

“黑钱”变成“白钱”。 

具体的方式是，洗钱团伙与直播公司和个人主播约定好合作内容，之后在

直播间冒充粉丝。用“黑钱”购买直播平台里的虚拟币或者火箭、嘉年华等礼

物，最后把这些虚拟币和礼物送给主播进行打赏。 

洗钱团伙的直接目的就是“赚中介费”，比如，洗钱团伙在给直播送完礼

物后，主播事后会将约 85%的打赏资金返回该洗钱团伙，该洗钱团伙会把其中

的 75%返还给境外犯罪团伙，最后自己留下 10%的差价。这样一来，境外犯罪团

伙要洗的“黑钱”越多，洗钱团伙作为“中间商”就会得到更高的“中介

费”。 

三是直播平台和主播。直播平台和主播接受洗钱团伙的委托，成为黑钱的

“中转站”。直播平台和主播参与洗钱的目的有两个，其一，他们能赚取约

15%的“中转站”资金；其二，有人给送礼物，直播平台和主播也会由此获得更

高的人气，引来更多人的关注，给后期创造更大利润打下扎实的粉丝基础。 

“跑币”：通过“打赏”流转资金 

从洗钱分子具体的作案手段来看，“跑分”是常用的伎俩。何为“跑

分”？就是通过银行卡或第三方平台，为网络赌博、电信诈骗等违法犯罪行为

提供非法资金转移的渠道，违法犯罪嫌疑人会专门搭建平台，通过“跑分”将

赃款分流洗白，并将这些非法资金流向境外，增加公安机关追查资金流向的难

度。 



具体到直播平台，由于直播平台主要是靠“打赏”来流转资金的，所以传

统的“跑分”在这里就变成了“跑币”。 

即不法分子会在直播平台里进行“币”的买卖和流转。首先，需要洗钱的

境外犯罪分子会先通过官方渠道原价购买大量直播平台币。之后，境外犯罪分

子再以七五折的价格卖给境内洗钱团伙，当然，境内洗钱团伙为了扩大洗钱范

围，还会往下发展“下线”，比如再以八折左右的价格转卖给“下线”。最

后，“下线”再将平台币以不同的折扣等卖给直播公司和网络主播，由此，完

成“跑币”的全部流程，将黑钱洗白。 

【提醒】 

直播打赏洗钱，主播面临严惩 

直播打赏这种洗钱方式看似简单有效，但实际上却存在着巨大的风险。首

先，网络直播平台本身就有严格的实名制和反洗钱制度，对于异常的打赏行为

会进行监测和核查；其次，网络直播平台也会对主播的收入进行抽成和税收，

这意味着洗钱者和主播都会损失一部分资金。 

最后，网络直播平台也会留下大量的数据和证据，一旦被警方发现和追

踪，就会面临法律的严惩。 

这起案件的成功侦破，背后就有上述流程的助力。不仅为集资诈骗案的受

害者挽回了经济损失，也为网络直播行业的规范和发展提供了有力的警示和借

鉴。网络直播平台作为新兴的互联网媒体，应该承担起社会责任和法律义务，

加强对主播和用户的管理和教育，防止出现违法犯罪行为。 

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为掩饰、隐瞒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犯罪、金融

诈骗犯罪的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的来源和性质，提供资金账户的、通过转账或

者其他支付结算方式转移资金的，涉嫌洗钱罪。 

明知是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而予以窝藏、转移、收购、代为销售或者

其他方式掩饰、隐瞒的，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 

有些主播为了赚钱，在明知违法的情况下，仍然接受了与洗钱团伙的合

作，从中赚取“中转费”。殊不知，这种行为严重触犯了《反洗钱法》和《刑

法》。 

“跑分客”帮助转移非法所得，犯法 



还要提醒参与“跑分平台”的人员，别为小利让自己触犯法律。我国《刑

法》规定，触犯洗钱罪的，没收实施犯罪的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处 5年以下

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

期徒刑，并处罚金。因此，建议网络主播不要为了贪一时的钱财而铤而走险，

为境外洗钱犯罪分子隐藏和转移违法所得提供便利。否则，一旦被查实违反了

法律法规，便将面临罚款等行政处罚，情节严重者还将追究刑事责任，可谓得

不偿失。 

最高检曾通报，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检察院办理的一起非法经营案中，犯

罪人员开发、搭建、维护“跑分平台”，纠集“跑分客”提供银行卡账户及微

信、支付宝账户，进行收款转账，为境外赌博网站、杀猪盘诈骗等提供支付结

算服务，金额达 31.9 亿余元。 

办案发现，一些在校学生、无固定职业人员、普通商户、偏远地区老年人

等，受小额利益诱惑，非法向他人提供资金账户，参与洗钱违法犯罪活动。

如，上述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检察院办理的非法经营案中，犯罪人员搭建“跑

分平台”后，共有 10 万余个“跑分客”提供 37 万余个银行卡账户及微信、支

付宝账户，用于转移非法所得。 

非法提供资金账户的行为人实际获利不多，但社会危害严重，不仅助长了

上游犯罪活动，而且还易使自己因蝇头小利身陷囹圄。 

【治理】 

检察院建议平台禁止“打赏回流” 

2023 年 12 月，上海浦东新区检察院向涉案平台制发出检察建议，建议平

台针对行业内已经形成的所谓“打赏返现潜规则”，纠正主播对此的错误认

知，禁止“打赏回流”行为；严格落实直播平台打赏行为实名认证制度，加强

对大额打赏和大额购币的监管，对一定金额以上的直播打赏行为可要求用户进

行人脸识别、手机验证等多种身份比对认证，或要求用户关联实名的第三方支

付平台账号，形成多重身份验证，确保用户身份和资金来源可追溯；建议平台

取消或严格限制公司账户可以直接入金为他人账户充值购买打赏币的通道，要

求主播和平台通过本人实名、单一指定的账户进行收益分成和结算，方便反洗

钱部门对非法资金流和大额取现行为追踪。 



涉案直播平台很快回复，对检察建议内容均予以采纳。2023 年 12 月，在

审查起诉的同时，浦东新区检察院针对涉案直播平台及其经营主体公司存在的

制度漏洞、监管不严等问题，与该经营主体公司所在地检察机关一同启动涉案

企业合规工作。目前，涉案直播平台与公司正在合规整改中。 

严厉打击洗钱违法犯罪 

来自最高人民检察院的信息，当前检察机关起诉洗钱犯罪数量呈持续上升

趋势。去年 1月至 9月，全国检察机关共起诉洗钱罪 1718 人，同比上升

14.8%。涉及的上游犯罪主要集中于毒品、贪污贿赂、破坏金融管理秩序、金融

诈骗和走私犯罪。起诉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中涉及洗钱犯罪

的 62336 人，同比上升 92.7%。此类犯罪大幅增加，与电信网络诈骗、跨境赌

博等犯罪高发密切相关。 

检察机关办案发现，犯罪分子洗钱手段多样，除购房、购买黄金等贵金

属、投资证券基金、通过地下钱庄跨境转移资金等手段外，租用他人银行账

户、网络支付账户转移犯罪所得及其收益也是常见洗钱手段，如收购、租赁银

行卡供上游犯罪人员转移犯罪所得，并提供“刷脸”等身份认证全套服务。 

检察机关介绍，近年来，随着网络支付、区块链等现代信息技术的应用，

各类新型洗钱手段不断出现。有的搭建“跑分平台”汇聚大量个人账户用以收

取、转移犯罪资金；有的利用虚拟币交易开展跨境洗钱；有的通过直播平台打

赏后，再以向主播“借款”等方式洗白资金。这些新型洗钱手段通过海量资金

账户，快速多层转移资金，技术性、隐蔽性增强，对发现查处犯罪带来更大挑

战。 

最高检表示，要持续强化部门协作，会同中国人民银行、公安部等有关部

门，深入推进打击治理洗钱违法犯罪三年行动计划，特别是在线索移送、信息

共享、资金穿透、行业治理等方面与反洗钱工作部际联席会议成员单位全面加

强协作，强化反洗钱工作合力。 

（ 来 源 ： 南 方 都 市 报 ， 转 引 自 ： 复 旦 大 学 中 国 反 洗 钱 研 究 中 心 ， 网 址 ：

http://www.ccamls.org/newsdetail.php?did=46459。时间：2024 年 2 月 28 日。访问时间：2024

年 3 月 1 日 9:28。） 

 


